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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國廣播公
司財經頻道（CNBC
）今年四月初有一場
以 「醫療保健詐騙
（Healthcare Hustle
）」為題的節目，報

道從政府支出的醫療保健費方面的詐騙行
為。美國兩種人的醫療保健費用由政府支
付，一是老年和殘障者，稱為醫療保險
（medicare）；二是生活在貧困線下的，
叫醫療補助（medicaid）。近年這兩項支
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七點九。按
二○一○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一萬四
千七百二十億（人均四萬六千）美元推算
，這兩項政府支出的醫保費用每年約為二
千六百三十五億美元。過去一年查獲的詐
騙者以各種手段，以受益人的名義，從這
兩項醫療補助中騙取的金額達到四十一億
美元，檢查的覆蓋面，僅佔百分之三。以
此推算，全年這方面被詐騙的金額約為八
百億美元，即醫保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之
多。五月二日，一次在邁阿密等九個城市
執法行動中，被控的醫護人員及醫療機構
從業者達一百零七人（其中九十一人被拘
捕），被詐騙金額四點五億美元。上述估
計全國每年被詐騙的金額達八百億美元，
看似不可思議，但從五月份這一次行動中
有如此斬獲，可見全年被詐騙金額，完全
可能達到此數。政府支出的醫保費用，成

為美國一項重要的貪腐資源。
上述電視節目播出一個金姓業主用朝鮮語、中文和

英語招牌的名為 URI 的 「中西醫綜合醫院」。屏幕上
所見的顧客都是亞裔老人，從面容來看，華裔必不在少
數，室內掛着 「手到回春」的毛筆字橫幅。 「醫院」內
有各種與醫療無關的設施，包括食堂、舞蹈班、理髮等
服務，並且對 「受益人」提供免費接送交通服務。 「醫
院」遂以這些受益人的名義，巧立名目，向政府申報從
上述兩種醫保中支付費用。

節目接着播出了各種詐騙手法。例如以非法手段獲
取醫保受益人的社保號碼（相當於中國的身份證號碼）
，據以向政府申報醫療和醫療設備、藥品的費用。醫療
機構向政府申報費用，採用一種編碼（coding）制度，
每一種醫保服務各有其編碼，總共的編碼數字不下十四
萬種、十分複雜。看似希望達到正確收費的目的，卻同
時也使謀取非法收入者會在編碼上做手腳，以比較高的
收費標準的項目，代替實際提供的服務項目。甚至有傳
授詐騙方法的著作和中介機構在公開活動。在居民只有
三百多萬的波多黎各，自從二○○八年打擊醫保詐騙以
來，二○一一年從耐用醫療設備（如輪椅）上由醫療保
險中支出的減少到二○○八年的三分之一，可見漏洞之
大。

美國政府在打擊這一類犯罪方面，投下了大量資源
，還採用了先進的電腦技術。但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取
得受益者的合作。對這兩項費用的申報，實現的是自我
約束的 「榮譽制度（honor system）」，即向政府申報
的數字，不需要通知 「受益人」，遂使騙子暢行無阻。
其實，受益者即使明明知道此中有詐騙，往往抱 「事不
關己」的態度。記者訪問上述 URI 醫院食堂裡坐着的
老人，老人坦言 「這裡的一切都從政府在醫保中支付，
自己不掏錢」，抱着 「政府支出的錢，和我沒有關係，
反正我也得到好處了」的典型 「裝作不知情」態度。

這種詐騙，已經不是個例，而是包括了醫生、製藥
業、醫保設備業、家庭護理人員聯手的普遍現象。這些
人與詐騙者組成 「利益共同體」，才使詐騙得逞。實際
上，最重要的能夠打擊詐騙犯的，莫過於醫保的 「受眾
」。如果政府在開支時，把擠入在醫療保險中開支的費
用一一通知 「受眾」，後者又能與政府合作，則詐騙就
無從實現了。在這個問題上，很值得我們華人反省。我
們很貪小便宜。我年近六十才到美國，也曾經想創造條
件取得各種補貼，但因為老伴還在工作，收入超過領取
補貼者的最高家庭收入（每年兩萬多美元），只好死了
這個心願，很感無奈。有一位親戚住在政府提供的老人
公寓，每遇節日或周末，給住戶免費發食物、水果，她
總是盡量多取，留給兩個子女。子女覺得很煩，沒有好
嘴臉，但這位老太太還是我行我素。我自忖，如果換成
自己，肯定也會這樣做。我住在加州的一位老同學，政
府給他配一個電動的輪椅，實際他並不需要，只是和醫
生熟識，給開了這樣的處方而已。前月我動了個心臟大
手術，出院時也問能不能有一輛輪椅，回答是聯邦政府
給的醫療保險只給一個可以雙手扶着慢步的扶手，不給
輪椅。其實我並沒有這個需要，但仍覺得失望。 「不錯
過便宜」是我們華人的常態。

寫這些，是為了坦言我們實際上是那個違法的韓國
人的同盟者。作一些自我反省，覺得輕鬆一些。

表面看起來，下棋這
種遊戲頗為簡單。可是據
美國科學雜誌說：這種
「簡單」的遊戲（指西洋

棋）可以組成的棋局最少
有十的一百二十次方（一

的後面要跟上一百二十個零）的可能，如果發
明一個每秒鐘玩一百萬局棋的機器，也得花
「十的一百零八次方」年的時間，才能玩完全

部可能組成的棋局。因此，下一盤十全十美的
棋理論上是說不通的，一個人一生中能下幾盤
自己極滿意的棋就不錯了。

說到滿意，有時候不一定是贏了的時候才
會滿意。有人贏得輕而易舉，反而不樂；輸得
千辛萬苦，卻引以為榮。我相信每回世界棋王
爭霸賽時，都不免有這種現象產生。有時一步

妙棋可起死為生，也有的時候一着之差陷於苦
戰。

西洋棋，棋盤有六十四個方格，棋子三十
二隻。

圍棋有縱橫十九條線，三百六十一個着點
，黑子一百八十一顆，白子少一顆，因通常黑
子先下。棋經上說：彼眾吾寡，先謀其生；吾
眾彼寡，務張其勢。

象棋十六顆子，車行直路馬行斜，炮轟當
頭隔一着。小時候，因為我有個愛下棋的舅舅
，所以棋盤上的 「順口溜」聽得滾瓜爛熟。可
是自己很少動手。舅舅迷戀圍棋，有時一下班
就下，下得天昏地暗忘記回家。有一次，深更
半夜摸錯了門，進了隔壁秦老伯的家，舅媽忍
無可忍告到我母親這裡，才漸漸收斂了點兒。
舅舅是個可愛的人，但下棋會叫人上癮─上癮

是不可愛的，這是我小時候得來的結論。
如今，我行到人生的半途，讀到英格瑪．

柏格曼的《第七封印》劇本，對棋與棋癮的觀
念卻漸漸改變了。

《第七封印》中，武士與死神對弈─武士
說：只要沒分出勝負，我可以繼續活下去；如
果我贏了，你就得放過我……

人生，只有心甘情願的輸，從沒有贏的可
能。所謂癮，不過是一份盲目的痴愛，蒲松齡
在《聊齋誌異》中說： 「性痴則其志疑，故書
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
者，皆自謂不痴者也。」

我雖然沒有在棋盤上動過手，但我心上那
位穿黑斗篷的對手早已等在那兒了呢！如果有
可能，我很想告訴他：請別來打擾，我迷戀着
下棋之外的東西啊。 （寄自美國）

《紅樓夢》中的賈府，
不同於一般的貴族官宦之家
，而是一個有着一妃（元妃
）二公（榮國公、寧國公）
作背景的不同凡響的大貴族
世家。它 「赫赫揚揚，已將
百載」，其祖上由於出生入

死， 「勤勞王事，立下功勳」，才得到兩個世職，
都是一等將軍。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皇帝為顯示 「天恩」，除
了賜寵臣以官職外，還下令為其建造住宅，並予賜
書。林黛玉初到賈府，看到榮、寧二府正門之上各
有一匾，匾上有皇帝書寫 「敕建」的府名。榮國府
正內室堂屋中的赤金九龍大匾上，寫着 「榮禧堂」
三個斗大的字，後有一行小字： 「某年月日，書賜
榮國公賈源」。落款是皇帝的印章： 「萬幾宸翰之
寶」。由於沙場上的赫赫戰功，皇帝還對賈氏祠堂
表示關切。祠堂抱廈前懸掛的九龍金匾上、兩邊的
對聯上、五間正殿前的鬧龍填青匾上等處，都是
「先皇御筆」。賈府大門、榮府正內室堂屋、賈氏

宗祠，都是光宗耀祖的關鍵之處，皇帝多次賜書，
這些賜書的內容，歸納起來無非說，你賈府為我打
天下肝腦塗地，功高如山，子子孫孫應當永遠享受
榮華富貴。

賈府的顯赫，還由於有一層與皇室的特殊關係

。那就是，榮國府掌門賈政的長女被選入宮作 「女
史」，封為 「鳳藻宮尚書」，後加封 「賢德妃」。
這一來，賈家就不是一般貴族了，而是皇親。有了
這樣一條通 「天」之線， 「靠山」之硬自然不同凡
響。別的不說，賈府在生活上就處處喜歡出出自家
的皇親風頭，如給姑娘小姐們送的花就是 「宮裡頭
作的新樣法堆紗」，賈母叫給黛玉換的窗紗是連
「上用內造」也比不上的 「軟煙羅」、 「霞影紗」

，給賈母看病的是 「御醫」，王熙鳳所穿的襟子，
用的也是 「上用」的料子，賈璉喝的茶也是 「進上
」的新茶。皇親，當然比一般的貴族更氣派、更權
勢。賈母八十壽辰的日子是八月初三，賈府卻從七
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五日，一連大宴八天，來賓有
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
君、太君、夫人、閣府督鎮及誥命等，上層統治集
團中有頭面的，幾乎都在內了。

但是，物極必反，事實證明，一個大家族大體
上總是沿着創業守業興盛衰落敗亡的軌跡向前發展
的。冷子興在演說榮國府時說到賈府敗落的原因，
除安富尊榮，恣意奢華，不知省儉，造成經濟上的
拮据和虧空外，提及 「更有一件大事」：如今這世
家大族的兒孫， 「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小說特意
通過寧榮二公亡靈囑咐： 「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
功名奕世，富貴流傳，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
可挽回。故遺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作

者以曲筆點明，《紅樓夢》的寫作時間，距清朝開
國，大約一百年左右，書中涉及賈府五代人，即
「水」字輩賈演、賈源； 「代」字輩賈代化、賈代

善； 「文」字輩賈敬、賈赦、賈政； 「玉」字輩賈
珍、賈璉、賈寶玉； 「草」子輩賈蓉。從第三代開
始，由於養尊處優，錦衣玉食，醉死夢生，大多成
了一夥 「今日會酒，明日觀花，聚賭嫖娼，無所不
至」的紈袴子孫。他們不只在經濟上恣意奢華，與
此相適應，是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墮落。

「文」字輩賈敬，第一代寧國公的孫子，第二
代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的兒子，是賈府唯一科
甲（進士）出的官，但無心功名，對塵世感到厭倦
，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一心想作神仙，整日
「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賈赦，第二代榮國

公與史太君的長子，榮府第三代長房，也世襲一等
將軍，是個貪逸而昏庸，霸道而荒淫，剛愎而多欲
的人。他妻妾已有好幾個了，可丫鬟中稍有幾分姿
色的他仍不放過。他還鼓勵兒子學他的樣子，把自
己房中的丫鬟賞給賈璉為妾。他垂涎鴛鴦而未成，
最後以威脅的手段把鴛鴦逼上絕路。他看中石呆子
二十把古扇，就與賈雨村勾結，訛石呆子 「拖欠官
銀」，把扇子抄來歸己，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他
教唆賈環，咱們這樣人家的子弟，不用用功， 「可
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賈政，榮國公與
史太君的次子，賈赦的胞弟，元妃的父親，被認為
是賈氏一門 「端方正直」、 「謙恭厚道」、 「大有
祖風」的最正統、最正經的人，任工部員外郎之職
。他是侯門腐儒，為官平庸，毫無政績，處事呆板
腐迂。儘管他 「朝乾夕惕，忠於厥職」，到了五十
幾歲，始終是個從五品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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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的
責
任
，
愛

情
結
合
後
的
義
務
，
太
重
會
嚇
跑
男
人

，
太
輕
又
像
沒
有
引
力
的
太
空
。

不
得
不
承
認
，
對
於
人
生
感
悟
，

張
愛
玲
是
大
家
，
天
道
無
親
，
對
於
應

付
突
如
其
來
的
生
活
瑣
事
，
她
常
常
手

足
無
措
，
她
淡
淡
的
冷
，
只
是
為
了
延

長
彼
此
的
好
感
，
但
過
猶
不
及
，
讓
假

冷
成
真
冷
。

張
愛
玲
的
假
冷
和
她
母
親
黃
逸
梵
的
真
冷
相
比
，
小
巫

見
大
巫
。
她
裹
着
小
腳
，
拎
着
祖
產
，
漂
洋
過
海
，
身
體
裡

也
有
一
種
冷
。

黃
逸
梵
曾
冷
靜
地
告
訴
兒
子
張
子
靜
，
說
自
己
的
經
濟

能
力
只
能
負
擔
他
姐
姐
一
個
人
的
教
育
費
。
於
是
張
子
靜
只

能
哭
着
去
找
沒
有
兒
女
心
的
父
親
、
刻
薄
挑
事
的
繼
母
。
如

果
說
這
個
時
候
，
她
有
生
活
拮
据
的
難
處
，
那
晚
年
時
的
另
一
件
事
，
就
不
得

不
讓
人
心
寒
了
。
一
九
四
八
年
，
張
子
靜
請
求
母
親
留
下
來
，
找
一
個
房
子
，

跟
姐
姐
和
他
共
同
生
活
，
黃
逸
梵
淡
漠
地
說
，
上
海
的
環
境
太
髒
，
我
住
不
慣

，
還
是
國
外
的
環
境
比
較
乾
淨
，
不
打
算
回
來
定
居
了
。
黃
逸
梵
再
次
離
開
上

海
，
一
九
五
七
年
孤
獨
的
病
逝
在
英
國
。
她
的
冷
體
現
為
清
潔
的
冷
，
把
自
身

的
清
潔
，
看
得
比
感
情
更
重
，
一
旦
發
現
有
別
人
的
氣
息
，
馬
上
就
避
開
了
，

這
更
像
是
一
種
精
神
潔
癖
，
是
不
容
他
人
染
指
的
孤
寒
，
也
是
對
獨
立
的
錯
誤

解
構
。但

是
生
活
從
來
就
是
熱
的
，
孩
子
來
到
人
間
，
就
是
為
了
品
嘗
那
如
皮
屑

般
細
碎
的
煙
火
，
這
樣
經
歷
着
長
大
。
凜
然
冷
清
的
城
堡
，
遠
不
如
裝
有
黃
金

、
龍
涎
香
和
阿
拉
伯
寶
石
的
混
亂
船
艙
更
有
吸
引
力
。
佛
主
眼
瞼
微
閉
，
拈
花

微
笑
時
，
絕
不
會
比
他
做
獅
子
吼
時
更
攝
人
心
魄
。
貓
和
老
鼠
，
往
往
逗
人
笑

的
地
方
就
是
追
逐
打
鬥
的
痕
跡
。
就
連
張
愛
玲
自
己
也
說
，
與
生
活
本
身
都
有

了
距
離
，
也
算
一
種
悲
哀
。
這
種
距
離
讓
生
活
變
得
纖
塵
不
染
，
但
也
把
熱
變

成
冷
，
就
像
一
口
冷
酒
，
即
使
是
透
瓶
香
，
喝
下
去
總
會
打
個
寒
戰
。

山若有情山亦老 湯 敏

醫
保
詐
騙

楊
繼
良

子孫不肖，後繼無人
——賈府敗落的啟示 周慶捷

棋
談

喻
麗
清

張愛玲的冷 黃 凌

那個雨後的黃昏
，從輕快鐵站出來，
往安邦路的方向走去
，過了交通燈，來到
吉隆坡安邦路口，在
停駐腳步等過馬路的
當兒， 「東方舞廳」

四個字在我腦海中忽閃而過。這並非無緣無
故的，因為就在這裡附近，以前曾經有過一
間叫 「東方」的舞廳。其實我對那舞廳一無
所知，只因小時候我們住在 「跑馬場」附近
。而現在的雙峰塔原是以前 「跑馬場」的舊
址。那時候的安邦路多安靜啊，雖然也車來
車往，可一點也不繁忙，更從來不堵車。我
們上下學都是步行的，後來上了中學，才和
妹妹一起搭巴士。當巴士來到安邦路口時，
就會看到一條河，河邊有間洋樓式的古老建
築，地勢有點低，好像還長了好多樹木，鬱
鬱葱葱的。其實我們也沒怎麼去注意，更從
來都不曾走近過它。但為什麼會知道那幢洋
樓是 「東方舞廳」呢？是因為鄰居芳姨有個
叫碧玉的外甥女曾經是 「東方舞廳」的舞女
。芳姨的娘家在文冬，她說妹夫死得早，生
前是割膠的，逝世後妹妹與碧玉相依，也以
割膠維生。後來得了癌症，生計與醫藥費都
無着落，只好忍痛讓女兒下海伴舞。

那時候我對舞廳沒概念，更不知道何謂
伴舞。後來透過香港粵語片終於明白舞女是
怎樣 「伴舞」的。難怪會說那是一種 「對人
歡笑背人垂淚」的生涯──若非迫不得已，

誰願意讓自己的女兒 「下海」？
我是先認識碧玉，後才知道 「東方舞廳」的。碧玉來

探望她姨媽時，每次都是坐着大房車，開車的是個馬來司
機。她坐在後座，懷裡抱着她的三歲兒子。芳姨從不隱瞞
她的外甥女曾經是 「東方舞廳」的舞女這件事，並且打從
碧玉第一次上她家，就向她的好鄰居我母親介紹說這外甥
女是做人家的小老婆的。老公很有錢，是大企業家，還兼
養馬。大老婆沒兒子，她雖沒正式 「入宮」，但母憑子貴
，將來繼承家業的是她的兒子，她打斷雙腿也不用愁云
云。

碧玉長得很漂亮，高挑身材，白皮膚，眼睛大大的。
最撩人的是她不經意皺着眉頭抿着嘴似笑非笑的模樣，看
上去很迷惘很幽怨的樣子。其實在那時候我也不懂得這些
，而是後來我回憶起她，因人生況味不同的領會和感情，
從而感覺到那份幽怨是那麼的撩人，因而無形中又加深了
對她的印象。原來，記憶是可以隨着閱歷、隨着感情來增
減的。從十四五歲的青澀歲月，一晃眼已來到中年，而這
一切彷彿都是剛發生在昨天似的──記憶中的碧玉會否因
此而多了幾分嫵媚？

沒等到城市發展的巨輪輾過來，我們早在二十多三十
年前就已經搬離了舊居。後來那一帶的房子都被拆掉。在
雙峰塔還沒建起來之前，安邦路早已不復當年我們步行上
下學的安全和清靜了。它帶着城市遠景建設的高瞻遠矚，
變得極度繁華。而當雙峰塔讓全世界都知道馬來西亞時，
KLCC商場以陽光命名，照射出城市的歡愉──陽光普照
啊，這裡不僅是經濟收益最豐盛的地方，也是物質欲望最
高漲的地方──極度繁華的背後，充滿欲望。

我不知道 「東方舞廳」是在什麼時候被拆掉的。當我
察覺時，那裡已完全變了樣，都認不出來了。歲月匆匆，
「東方舞廳」沒有了，當年的舞女與舞客想必也都垂垂老

去或過世了罷。想起碧玉，她的企業家老公當年已六十多
歲，想必已過世多時。家業應當是由碧玉的兒子繼承了，
就不知他做得好不好？可否守得住？

想
起
碧
玉

李
憶
莙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燈燈
下下集集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江
郎
山
很
老
，
它
一
點
三
五
億
歲
了
。

一
座
很
老
的
山
是
有
看
頭
的
。
不
同
的
位
置
，
不
同
的
人
，
不
同
的
心
境
，

看
到
的
風
景
不
一
樣
，
感
受
也
不
一
樣
。
所
謂
﹁橫
看
成
峰
側
成
嶺
，
遠
近
高
低

各
不
同
﹂
，
又
所
謂
﹁看
山
是
山
，
看
山
不
是
山
，
看
山
還
是
山
﹂
。

地
質
學
家
探
究
它
出
生
的
奧
秘
。
他
們
給
它
開
的
出
生
證
明
是
這
樣
寫
的
：

孕
育
於
白
堊
紀
，
是
全
球
迄
今
已
知
的
最
高
大
的
陡
崖
環
繞
的
礫
岩
孤
峰
。
他
們

說
，
自
白
堊
紀
以
來
，
江
郎
山
經
歷
了
峽
口
盆
地
的
形
成
、
紅
層
沉
積
、
盆
地
抬

升
、
斷
裂
變
動
、
外
動
力
侵
蝕
、
地
貌
老
年
化
、
再
次
間
歇
性
抬
升
等
一
系
列
連

續
的
演
化
發
展
過
程
，
呈
現
出
了
丹
霞
地
貌
演
變
中
神
秘
而
又
令
人
驚
嘆
的
地
史

記
錄
。
﹁艱
難
困
苦
，
玉
汝
於
成
﹂
，
長
達
一
點
三
五
億
年
，
江
郎
山
默
默
承
受

着
日
抬
夜
沉
，
風
侵
雨
凌
，
終
於
造
就
卓
爾
不
群
的
神
采
風
貌
。

據
說
，
只
要
看
過
以
下
六
座
山
，
也
就
閱
盡
丹
霞
地
貌
一
生
的
風
光
了
：

打
個
比
方
，
貴
州
赤
水
是
十
五
志
於
學
，
福
建
泰
寧
三
十
而
立
，
湖
南
崀
山

四
十
不
惑
，
廣
東
丹
霞
山
五
十
知
天
命
，
江
西
龍
虎
山
六
十
耳
順
，

浙
江
江
郎
山
七
十
從
心
所
欲
不
逾
矩
。
在
中
國
丹
霞
這
個
大
家
庭
裡

，
江
郎
山
年
最
高
，
位
最
尊
，
宜
乎
﹁蒼
顏
白
髮
，
頹
然
乎
其
間
﹂

也
。
爛
漫
的
詩
人
無
意
尋
找
科
學
答
案
。
面
對
摩
天
插
雲
、
煙
嵐
迷

亂
的
江
郎
山
，
白
居
易
不
禁
生
出
那
飄
渺
的
幻
想
。
﹁安
得
此
身
生

羽
翼
，
與
君
來
往
醉
煙
霞
﹂
，
此
處
的
﹁君
﹂
就
是
江
郎
山
吧
。
如

能
腋
下
生
雙
翼
，
就
可
以
和
山
君
共
居
瓊
台
仙
閣
，
共
醉
晚
霞
曉
霧

，
共
度
花
朝
月
夕
了
，
何
等
美
妙
，
何
等
夢
幻
。

愛
國
詞
人
辛
棄
疾
，
流
寓
江
南
，
為
此
生
壯
志
難
酬
、
為
故
國

恢
復
無
望
、
為
朝
廷
苟
且
偷
安
，
憂
心
忡
忡
。
在
﹁暖
風
熏
得
遊
人

醉
﹂
的
時
局
裡
，
他
內
心
是
孤
獨
的
：
﹁落
日
樓
頭
，
斷
鴻
聲
裡
，

江
南
游
子
，
把
吳
鈎
看
了
，
欄
杆
拍
遍
，
無

人
會
、
登
臨
意
。
﹂
在
這
樣
深
重
的
寂
寞
情

懷
裡
，
猛
然
撞
見
壁
立
千
仞
、
遺
世
獨
立
的

江
郎
山
，
他
竟
惺
惺
相
惜
了
。
﹁三
峰
一
一

青
如
削
，
卓
立
千
仞
不
可
干
。
正
直
相
扶
無

依
傍
，
撐
持
天
地
與
人
看
。
﹂
這
正
直
無
依

，
這
撐
持
天
地
，
不
正
是
夫
子
自
況
？

行
色
匆
匆
的
旅
行
家
徐
霞
客
，
卻
為
江

郎
山
三
度
流
連
。
在
他
非
凡
的
旅
行
閱
歷
裡
，
江
郎
山
﹁奇
﹂
、

﹁險
﹂
、
﹁神
﹂
給
他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他
說
：
﹁夫
雁
宕
靈
峰
、

黃
山
石
筍
，
森
立
峭
拔
，
已
為
瑰
觀
。
然
俱
在
深
谷
中
，
諸
峰
互
相

掩
映
，
反
失
其
奇
。
即
縉
雲
鼎
湖
，
穹
然
獨
起
，
勢
更
偉
峻
，
但
步

虛
山
即
峙
於
旁
，
各
不
相
降
，
遠
望
若
與
為
一
。
不
若
此
峰
特
出
眾

山
之
上
，
自
為
變
幻
，
而
各
盡
其
奇
也
！
﹂
﹁特
出
眾
山
﹂
、
﹁自

為
變
幻
﹂
八
字
，
實
得
江
郎
山
之
神
韻
。

郁
達
夫
屐
痕
尚
未
到
達
江
郎
山
，
就
開
始
遙
想
江
郎
山
那
一
片

旖
旎
風
情
。
﹁阿
奴
生
小
愛
梳
妝
，
屋
住
蘭
舟
夢
亦
香
。
望
煞
江
郎

三
爿
石
，
九
姑
東
去
不
還
鄉
。
﹂
打
動
郁
達
夫
的
是
當
地
流
傳
的
一

個
淒
美
愛
情
傳
說
。
很
久
很
久
以
前
，
金
純
山
下
住
着
江
郎
、
江
亞

、
江
靈
三
兄
弟
。
他
們
愛
上
了
經
常
下
界
遊
玩
的
仙
女
。
但
是
仙
凡
始
終
有
別
，

仙
女
一
去
不
復
返
，
三
兄
弟
日
日
翹
首
等
待
仙
女
翩
然
歸
來
，
歲
月
如
流
，
終
於

把
自
己
望
成
了
三
爿
巨
石

│
郎
峰
、
亞
峰
、
靈
峰
。
天
下
望
夫
石
的
傳
說
隨
處

可
見
，
但
是
望
妻
石
絕
對
獨
此
一
處
，
多
情
才
子
心
有
戚
戚
，
自
然
發
出
﹁郎
峰

是
天
下
最
多
情
的
山
峰
﹂
的
讚
嘆
。

其
實
，
無
論
白
居
易
、
辛
棄
疾
、
徐
霞
客
，
還
是
郁
達
夫
，
終
究
都
是
江
郎

山
腳
下
的
匆
匆
過
客
。
終
其
一
生
與
江
郎
山
上
的
清
風
為
侶
、
煙
霞
結
伴
的
是
唐

代
宿
儒
祝
其
岱
。
他
通
經
史
，
擅
詩
文
，
朝
廷
曾
授
予
他
銀
青
光
祿
大
夫
，
因
不

滿
武
則
天
專
權
，
堅
辭
不
就
，
隱
居
江
郎
山
，
開
設
江
郎
書
院
，
吸
引
了
許
多
欽

佩
他
的
品
格
才
識
的
向
學
之
士
，
也
為
這
座
億
年
古
山
增
添
了
脈
脈
書
香
。
時
人

評
價
祝
其
岱
：
﹁詩
無
邪
思
，
文
有
卓
識
，
氣
浩
詞
嚴
，
一
掃
當
世
蕪
穢
之
習
。

﹂
思
無
邪
，
氣
浩
然
，
天
地
之
間
，
唯
有
巍
巍
江
郎
可
以
將
它
們
安
放
。

江
郎
山
垂
垂
老
矣
，
有
情
人
來
此
，
定
能
讀
出
它
﹁老
邁
﹂
之
軀
中
隱
藏
着

多
少
滄
桑
故
事
，
多
少
人
間
情
懷
。

西
湖
金
庸
書
屋

（
攝
影
）
楊
芳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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